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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性，是荣格在他的分析心理学中提出的概念。荣格将自性定义为：“自我–意识最深处的核心，就像

无意识最深处的核心一样”。因此，它既是意识的中心，也是无意识的中心，是“人的整体，意识和无

意识的总和”。自性化过程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此自性。实现自性化意味着实现人格的完善与完满，在各

种对立冲突(意识/无意识、个体/集体、特殊/普遍)中实现整合。要想了解集体无意识，需要借助荣格的

原型理论。在荣格的作品中，原型单位构成了集体无意识。因此，在讨论黑塞小说《流浪者之歌》(又译

《悉达多》)中主角悉达多自性化的成长道路时，需要分析小说中各种具有原型意义的人物对他产生的影

响。本文的目的就是借助荣格的自性化与原型理论分析《流浪者之歌》主角悉达多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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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lf is a concept which put forward by Jung in his analytical psychology. Jung defined it as “The 
innermost core of ego-consciousness, as the innermost core of unconsciousness.” Therefore, it is 
both the center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center of unconsciousness, “the whole of a man, the sum 
of the consciousness and unconsciousness.’’ It is the target that called individuation. Indivi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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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s to realize the perfection of personality, and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in various conflicts 
(consciousness/unconsciousness, individual/collective special/universal). To understand the col-
lective unconsciousness, we need rely on Jung’s archetype theory. In Jung’s work, the archetype 
units constitute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archetypal characters on Siddhartha in the novel when discussing the path of the pro-
tagonist Siddhartha’s development of min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growth 
course of Siddhartha, the protagonist of the novel, with the help of Jung’s theory of individuation 
and arch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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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赫尔曼·黑塞的《流浪者之歌》写的是悉达多苦苦求道最后悟道的体证之旅。1921 年，黑塞的心理

危机曾导致这本书的创作受到阻碍。因此他直接向荣格求助，进行了数周的心理分析。黑塞后来对这一

系列的心理分析做出了积极的评价，称自己得到了他所需的帮助。其实自 1916 年始，黑塞就受到荣格学

派的影响，到 1926 年这十年中，他有过与荣格及其学生 300 小时左右的心理分析经验。这些心理分析经

验，在帮助黑塞度过心理危机的同时，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在这种情境下，黑塞的《流浪者之歌》

必定受到了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深刻影响。 

2. 荣格的自性化概念 

在以荣格的自性化理论对文本与人物进行解读之前，笔者意欲首先厘清一些相关的主要概念，从而

便于阐明悉达多的自性化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无意识早在弗洛伊德与荣格建立他们的分析心理学之前，即已经在哲学领域被讨论。特别是被在启

蒙运动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所论及。这些哲学家以卡勒斯与冯·哈特曼为首。但是启蒙运动本身排

斥无意识这一概念，这一概念随即便被唯物主义以及经验主义所淹没。 
后来弗洛伊德与荣格在建立自己的精神分析科学时，通过对各自的病人进行治疗，产生了对无意识

的不同构思与理解。弗洛伊德对于潜意识的概念只相当于荣格无意识概念中的个人无意识，而众所周知，

荣格对心理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发现了集体无意识并建立了相关的分析心理学理论。 
荣格的个人无意识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大体上是一致的：都包含被压抑的内容，这些内容通常

为婴儿性质的材料与个人成长史的素材。因此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具有情感基调的情结构成，这些

情结构成了心灵生活个体与私人的一面。而集体无意识则是由原型构成。 
“原型就其本身来说是空的，是纯粹的形式，只是一种事先形式化的潜能(facultas praeformandi)，可

用一种已有的先验形式进行表征。这些表征本身不是世代相传，只有纯粹形式才世代相传，在这个意义

上，这些纯粹形式和种种本能完全对应，这些本能也只是由形式决定。”(荣格，2015a，2015b)因此，原

型作为本能的呈现形式，是本能的来源。原型这种形式是没有内容的，它不传承经验，但会传承某种经

验倾向——传承性的心灵功能模式。人们认为自己的决定以及行为是自己有意识而发，但很多时候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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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推动的。荣格认为原型是动态的有机体，具有生产的能力，还会在心灵中与世界

上主动寻求表现。因此人如果忽略集体无意识中的这些原型，就会被本能牵着鼻子走，却自认为活得很

有自由意志。“从经验角度来看，特征最明显的原型，对自我的影响往往最为烦扰与频繁。这些原型便

是阴影、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荣格，2019)由于小说中的悉达多是男性人物，由女性元素补偿，因此在

分析小说时不会论及到阿尼姆斯。而阴影与阿尼玛的相关概念会在文本分析中论及。文本中出现的另一

个重要原型是智慧老人，也会在后文论及。 
再来看自性与自性化，这两个概念是紧密相关的。荣格对自性的主要定义为：个性、意识和无意识

的中点、对立联合体、心灵的整体、心灵的中心、原型、完满、组织原则(雷诺斯·K.帕帕多普洛斯，2019)。
这一概念可说是荣格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在荣格分析心理学的体系中，自性属于人类全部潜能及人格

整体性的一种原型意象。自性作为人类心灵内在的一种整合性法则，与一个人的心理生活，乃至其一生

的命运息息相关，具有核心性的意义和作用。荣格有时认为自性是心理生活的源头，但他有时也把自性

化作为一种目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生命中，自性要求被认识，被整合，被实现。”(申荷永，2009)
自性心理学同时也是宗教体验心理学，荣格原创性的一个思想就是认为宗教性的神秘体验其实就是中心

从自我转移到自性的结果。“荣格对原我(即自性)的研究是他对心灵的宗教功能和其他西方历史意识中的

种种表现进行探索的核心。”(雷诺斯·K.帕帕多普洛斯，2019) 
自性化，也被翻译为个体化。它指向的目标就是自性。它代表心灵的完满以及自性分裂可能被治愈

的过程。“荣格使用自性化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过程：一个人最终成为他自己，成为一种

整合或完整的，但又不同于他人的发展过程。于是，自性化意味着人格的完善与发展，意味着接受和包

含与集体的关系，意味着实现自己的独特性。”(申荷永，2009)这便是自性化的意义所在。 
荣格的自性化过程就是意识的整合过程，需要将无意识中那些本能的原型整合到意识中。“越多、

越重要的无意识内容被同化进自我，则自我与自性越接近。”(荣格，2019)这种接近自性的行为会使自知

增加。黑塞通过《流浪者之歌》展现了悉达多的求道之旅。这种求道过程是一种向着内心自性的回归过

程。不可避免，这需要下潜到无意识中，首先面对的，就是以阴影为代表的个人无意识。 

3. 悉达多的自我认识与领悟 

小说一开始，悉达多就以其坚持成功说服了父母，而得以离开家庭踏上求道之路。在离家成为苦行

沙门到遇见佛陀为止，他始终带着自己的个人阴影——戈文达。也因此戈文达与悉达多的关系是小说第

一部分，也是悉达多精神发展第一个阶段最需要关注、处理的对象。 
戈文达是悉达多的好友，对悉达多崇拜且深爱不已。小说中，戈文达被描写为悉达多的影子： 
“并且，纵使他成了神，纵然他进入了光照一起的境界，他戈文达也要追随他……做他的影子。”

(赫尔曼·黑塞，2016) 
“……一个蹲着的影子跟了出来，加入这个入山求道的行列。”(赫尔曼·黑塞，2016) 
“在他一旁的是戈文达，他的影子；他也走着同样的道路，做着同样的功夫。”(赫尔曼·黑塞，2016) 
“佛陀已经打劫了我。悉达多心里想道。但他虽打劫了我，却也给了我更有价值的东西。他劫去了

我的朋友，因为这位朋友原是相信我的，如今却信奉他去了；这位朋友原是我的影子，如今却做他的影

子去了。但他却给了我悉达多，给了我自己。”(赫尔曼·黑塞，2016) 
戈文达算得上是悉达多名副其实的影子，他几乎是复制了悉达多的人生。同样是婆罗门之子，同样

的成长背景与经验，同样的学习功课，同样的人生目标，同样的修行经历。然而，戈文达至始至终都围

绕悉达多这个中心，他缺少主见，他的一切行为动机似乎就是悉达多这个人。正如影子始终跟随投射出

影子的主体，戈文达始终跟随着悉达多。身为悉达多的影子，戈文达复制了悉达多的少年时期，象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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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达多的个人无意识。当然戈文达与悉达多都是同样完整的个体，但是为了更深刻及方便地分析悉达多

的自性化，在一些地方会把他当做悉达多作为主体的心理的一个部分，即阴影，进行处理。然而这其实

也是从象征层面来说的。无意识包含的通常就是被压抑的婴儿性质的材料以及个人成长史的素材。而个

人无意识的代表首先就是阴影。 
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中，阴影(shadow)的概念包含个人阴影、集体阴影以及阴影原型。它们并非独

立，而是互有重合的。投射是阴影表达的形式，作为与悉达多同性别的人物，戈文达接受的则是来自悉

达多个人无意识的阴影的投射。因此，戈文达代表的是悉达多的个人阴影。个人阴影的领域并非总是消

极的，在那里，或许是个体更加积极的部分被压抑了，导致个体活在阴影当中。戈文达与悉达多的关系

更多的就是这种积极阴影内容的投射。从戈文达的视角出发，他在悉达多身上看见的都是美好的一面，

这种将所有美好品质投射到一个人身上的作法，使得他对悉达多产生了深切的爱与仰慕。这种热爱不仅

有着强烈的同性爱欲成分，甚至其仰慕已经到了宗教崇拜的边缘。小说中形容他比任何人都爱悉达多，

爱他的一切。但是他却付出了成为别人影子的代价。在他把一切美好品质投射到悉达多身上的同时，也

就否定了自己拥有这些美好品质的潜能。要想再接近这些美好的事物，他就只能通过活成别人影子的方

式来办到。即便后来遇见了佛陀，戈文达发现有比悉达多更美好的人的存在，他也只是改变了投射的对

象，活成了佛陀的影子。悉达多呢，他接受了戈文达这种投射。此时的悉达多正忙于否定自我，这种对

自我的否定使得他的阴影愈加黑暗。然而悉达多仍然需要某种向外的态度，毕竟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因

此形成了自己某种独特的人格面具。人格面具是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行为模式和规范。作为与阴

影相互对立的原型意象，人格面具的出现通产是以牺牲人格的其他方面为代价的。每个人一般都有好几

副不同的人格面具，这些人格面具是把“双刃剑”。但因为悉达多的这副人格面具是他否定自我的结果，

因此他只好不断地加强认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自己的人格面具。其人格面具的材料就是戈文达投射的内

容。这种内容下的悉达多是没有自我的。不过在小说中，戈文达对他来说还具有更深刻的象征意义。他

代表着他的个人阴影。按照荣格的观点，阴影必须被带入意识当中，个体必须找到让意识人格和阴影共

存的方法，人才能获得对自己的领悟与自我认识。也正如荣格指出的，自性化过程必然是从阴影的意识

化开始的。 
小说第一部分结束时，悉达多确实对自我的特质和本性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是在他处

理好自己与个人阴影的关系，即与戈文达的关系后产生的： 
“他体会到某种东西已经像蛇蜕皮一样离他而去了。某种东西已经不再在他身上了，曾经陪他度过

少年时期并曾作为他一部分的那个东西，如今已经离他而去了，而这便是寻师求道的意欲。”(赫尔曼·黑

塞，2016) 
“我一向在追求大梵，追求神我；我希望摧毁我自己，离开我自己……可是，我却因为如此做而在

道途之中迷失了我自己。”(赫尔曼·黑塞，2016) 
这里悉达多感到那代表他过去少年时期的东西已经离开了他。离开的东西便是他自己个人无意识中

的个人阴影。个人阴影的离开并非被抛弃或者压抑，而是被带到意识中正视、拥抱后产生的结果。也因

此，悉达多后来不用再带着戈文达——也是他自己的阴影，却带着对自我的领悟与认识继续深入统合心

灵的旅程。不过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答案是佛陀的出现。 
佛陀的出现为这种阴影的意识化提供了诱因以及心灵动力。佛陀在小说中是以智者的形象出现的，

对应荣格原型理论中的智慧老人原型。体现智慧老人原型的人物在小说中有两个：佛陀与摆渡人婆薮天。

这两个人的出现都为悉达多的精神发展带来了非常深刻的转变。按照荣格的说法，原型是本能的无意识

意象，也是本能的行为模式。与此同时，荣格认为：“原型不仅仅是精神的抽象，更是一个动态的实体、

一个鲜活的有机体、具有生产的力量，像中枢神经系统的中心一样存在，在心灵和世界上主动地寻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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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雷诺斯·K.帕帕多普洛斯，2019)智慧老人作为原始智慧以及直觉智慧的形象化，曾经以斐乐蒙的

形象出现在荣格的积极想象与梦境之中，并给他带去了指引及深刻的洞察力。 
佛陀的出现给悉达多与戈文达带去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诱导我们离开这些苦行沙门”(赫尔曼·黑塞，

2016)。苦行沙门是一群愤世嫉俗的人，他们否定且鄙视世间的一切，想要通过苦行否定自我以达到摆脱

生死轮回的目的。悉达多自离开家庭便加入了苦行沙门的行列。他凭借自己的慧根很快掌握了苦行沙门

的修行方法并在这些法门的修行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他发现这些方式并不能使他得到解脱，只不

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我欺骗。悉达多有意要摆脱苦行沙门这一群体，然而直到佛陀的出现，向他展示

解脱与真理另有路可寻，才提供给他足够的心理动力及诱因决心进入另一种生活方式。当悉达多遇见佛

陀时，佛陀以他的内在圆满自足给了悉达多一个求诸内的方向。“悉达多没有搭腔，因为他对言教并不

怎么好奇。他不认为人家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传授他。他跟戈文达一样，早就听过佛陀言教的要义了。

只不过那是经过一再辗转的传闻而已。但他专心一意的瞻视着佛陀的头部，双肩，两足，以及他的平静

下垂的手，因为，在他看来，他那只手的每一根指头的每一个关节，莫不流露着智慧：他们都在陈述着

真理的真义，透露着真理的气息，放射的真理的光辉。这位男子，这位觉者，确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真正

圣人。悉达多从来没有这样尊重过一个人，从来没有这么敬爱过一个人。”(赫尔曼·黑塞，2016)悉达多

认识佛陀的方式就很有意味，他不是经由理性的思辨，完全是通过一种无言的凝视，也就是在这种无言

的凝视中悉达多获得了启示。佛陀的出现带给悉达多的另一个转变的契机就是使他必须正视与过去的关

系。佛陀既然是智慧老人原型的体现，他本身就是真理与智慧的化身。美好的品质在佛陀身上更纯粹地

表达出来，吸引了戈文达的投射，给悉达多提供了足够的心理空间来处理与戈文达之间的相互的投射，

也给了他足够的空间处理与自己个人阴影的关系。因为当他们在听闻佛陀说法后，戈文达选择皈依佛陀，

也意味着悉达多的个人阴影即将离开。离开的方式由悉达多自己选择。这个时候他要么选择进一步压抑

自己的阴影，使它沉入更深的无意识海洋，要么把它带到意识层面将他意识化以换取对自我的认识与领

悟。悉达多选择了后者。当戈文达哭着劝他和自己一起皈依佛陀时，悉达多毅然拒绝，他做了与自己的

个人阴影相反的抉择，他不要牺牲自我成为别人的影子，因此没有被阴影拉入无意识中而活成自己的阴

影。他拥抱了这位朋友，拥抱了自己的过去，坚决地走上自己的求道之路，不再受到个人阴影的诅咒，

而是带着自我的领悟。但这并不意味着阴影从悉达多的心灵中消失，这只是表示悉达多意识化了个人阴

影，整合了意识与个人无意识，平衡了生命这种能量过程的对立面。 
在小说第一部分结束时，悉达多与佛陀交流后获得了新生，他不再否定、逃避自我，而是与自我同

行。他以不再受到阴影笼罩的眼光看待这个和他一起新生的世界。悉达多这时虽然拥有了自我，但也感

到“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孤独”(赫尔曼·黑塞，2016)。孤独，是拥有自我的人注定会有的经历。但这是

实现自性化必不可少的阶段。悉达多要想进一步实现自性化，摆脱这种孤独，就需要继续整合意识与集

体无意识、个体与外在世界、特殊与普遍这些对立冲突的事物。而接下来，他会被带到更深的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中，要求从集体无意识突围出去，继续自己的自性化统合心灵的求道之旅。 

4. 自性化的达成——对集体无意识的深入与突围 

小说第二部分一开始，悉达多便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位袒露着乳房的女人，而他自己则俯身啜饮

着她的乳汁，并对这甘美的乳汁赞美不已。他从这个女人的乳汁中尝到了世间万物的味道。梦境正好是

原型表达自身的典型途径。在这个梦境中，一开始出现的是戈文达，当悉达多拥抱他并把他拉近身前准

备吻他时，他变成了女人。戈文达承载的是悉达多个人无意识的内容，而这个女人的出现是在戈文达之

后，说明她来自比个人无意识更深的层次——集体无意识。毫无疑问，这个女人就是悉达多的阿尼玛。

阿尼玛，男性身上的女性元素，作为对男性意识的补偿。她既是男性内在的女性原型形象，也是男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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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个人情结。与阿尼玛互补的人格面具连接的是个体与外在现实，她则连接个体与无意识。 
悉达多的阿尼玛通过梦境向他表达了她自身。在悉达多这一梦境中，阿尼玛以哺乳的女人姿态唤起

了他对女性最初的经验与记忆——母亲的乳房带来的满足感。在给他重温女人带来的最初满足感的同时，

阿尼玛不仅仅是表现母亲情结的形象，还化身为性爱对象勾引起了他的性欲。悉达多以前作为苦行沙门

压抑下去的欲望被她唤醒了。在这个梦之后，他便对遇见的的第一个女人——溪边浣衣的年轻少妇产生

了性冲动。 
需要注意的是，悉达多做梦遇见阿尼玛时睡觉的地方是摆渡人婆薮天的屋子。作为智慧老人原型的

象征人物，在小说最后部分，读者可以知道他是一位不亚于佛陀的觉者。在整本小说中，智慧老人原型

的代表人物(佛陀和婆薮天)给悉达多带去的都是积极作用，在关键时候给他提供了正确的指引、启示以及

转变所需的洞察力。婆薮天将悉达多摆渡过河，使他得以深入世俗世界，同时也深入无意识中。关于婆

薮天作为智慧老人对悉达多心灵转变的作用与意义将在本章第二节讨论。 
过河后的悉达多，在城中遇见了符合他内心阿尼玛原型的人——艳妓渴慕乐。他对渴慕乐一见钟情，

这样的一见钟情下必定存在阿尼玛的投射。这种投射使悉达多对渴慕乐产生了一种迷恋。他开始追求她，

并想要向她讨教爱的技艺。然而，渴慕乐作为悉达多的阿尼玛的形象化，带给他的不只是爱情，更重要

的是给了他深刻理解个人的机会并为他开启了生命中最大的冒险。 
渴慕乐帮助悉达多进入外在的现实俗世世界，而她所接收的来自悉达多投射的阿尼玛原型则带他深

入集体无意识的世界中。这里悉达多面临着两个问题：他必须整合个体与外在现实以及个体与原型功能

构成的集体无意识。而这两个问题也是实现自性化必须解决的。 
在第一个问题上，悉达多本身有意识地想要去深入体验现实中人们的那种俗世生活。然而由于他本

人的成长与沙门经历，他在心理上始终与世俗人隔着一层距离，他认为自己并非参与者而是旁观者。悉

达多想要“泯然众人”，体验世俗生活。这种意愿或说目的在自性化也是必要的。自性“同时具有独特

性和普遍性”(雷诺斯·K.帕帕多普洛斯，2019)。个体必须处理好自身独特性与整个人类层面上的普遍性

之间的关系，认识到自己虽然是独特的个体但也和普通人一样。他想要成为世俗世界的参与者，他也确

实参与了其中。在渴慕乐的引介下，他认识了商人渴慕斯华美，他向他学习经商赚取金钱，而悉达多凭

借自己的慧根与悟性确实很快掌握了经商的秘诀。他开始变得有钱。一开始，悉达多仍然保留着沙门生

活时所培养的心态，对一切都漫不经心，当作一场游戏，缺少得失心。然而渐渐地，他还是染上了世俗

中人的种种习气，成为了俗人中的一员，最后： 
“这个世界困住了他：享乐、贪欲、怠惰，还有一向被他轻视、被他指为愚蠢之极的那种邪恶——

有求有得之心——亦已攫住了他。最后，产业，家私，以及财富，终于也绊住了他。所有这些，亦已成

了一条锁链和重担，再也不是一种游戏和玩具了。”(赫尔曼·黑塞，2016) 
悉达多的生活陷入了一种浑噩与困局。他被外在世界支配了。直到他下定决心放下一切离开。而在

他还待在城中，待在渴慕乐身边时，他并未整合好自己与外在现实之间的关系。他只是被世界所转。但

这段经历对他来说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段生活本身也象征他无意识中混乱的一面，他需要这种正视

混乱的经历。至于如何从这种混乱中突围出去，他需要指引。这种指引来自内在。因此悉达多面临的第

二个问题更应得到关注。 
第二个需要处理的问题是整合个人意识与以阿尼玛为代表的集体无意识。悉达多将自己的阿尼玛意

象投射到了渴慕乐身上。在纯文学中，可以直接将两者等同起来。渴慕乐就是悉达多的阿尼玛。在他与

渴慕乐的关系中，渴慕乐所代表的阿尼玛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如同荣格描述的那样有不同的发展阶

段。“荣格曾经描述了阿尼玛发展的四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形象：夏娃—海伦—玛丽亚—索

菲亚。作为夏娃的阿尼玛，往往表现为男人的母亲情节；海伦则更多地表现为性爱对象；马丽亚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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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恋中的神性；索菲亚则像缪斯那样属于男人内在的创造源泉。”(申荷永，2004)当阿尼玛第一次以袒

露乳房的女性形象出现在悉达多的梦中时，她完成的是由夏娃到海伦的转变。之后渴慕乐更多的是以悉

达多性爱对象的形象出现。但她在与悉达多的恋爱关系中也不时展露出神性： 
“他经常拜访美丽的渴慕乐，经常向她学习爱的艺术，而在这种艺术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施与

受之不二。他对她讲话，以她为师；他给她劝告，受她劝告。她了解他甚于以前的戈文达。她比戈文达

更像他。”(赫尔曼·黑塞，2016) 
更重要的，渴慕乐在悉达多离开前同他的最后一次交谈中，以索菲亚的形象提醒他曾经坚持其实也

从未放下的求道目标： 
“一天晚上，他在渴慕乐的游乐园中与她共度黄昏。渴慕乐一本正经地说着话，而这些话的背后隐

藏着一种哀愁和厌倦。她要悉达多谈谈大觉世尊的种种情形……悉达多只好把有关大觉世尊的一起切从

长细述了一遍，而渴慕乐听了之后，终于叹了一口气说道：“有朝一日，也许不久，我也要皈依这位觉

者，我要将我的游乐园奉献给他，而后在他的教义中弄个安身立命之所。”(赫尔曼·黑塞，2016) 
在这段话结束后渴慕乐又变回了海伦的形象，但这一事件同他稍后的一个梦一起，促使悉达多做

出了第二个重大的转变。渴慕乐从开始到最后一直了解悉达多的沙门本性，她知道有一天他会离开去

继续追求他悟道的目标。在之前的交流中，每当他提到佛陀，她便会提醒他注意自己内在的沙门本性。

而这一次却是她主动提到了佛陀。这其实是在告诉悉达多他该继续上路了。渴慕乐从始至终不仅仅是

以悉达多的阿尼玛的形象在与他交谈，而是作为一个与他一样独立的人格在同他说话。如果说悉达多

在处理自己的个人阴影时接受了佛陀的帮助，那么他在处理阿尼玛所代表的集体无意识的投射时，便

直接受惠于渴慕乐高尚且富有魅力的人格。她帮助悉达多看清了自己无意识投射出来的意象。荣格认

为看清这种投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也给了悉达多处理这些投射的机会。悉达多遇见渴慕乐是他

的幸运。她凭借自己的智慧不仅帮助悉达多看清了他对她的投射，并在适当时机化身索菲亚提醒他自

己的目标，这时的渴慕乐甚至具备了智慧老人的意义。因此，如果只是把渴慕乐看做悉达多的阿尼玛

也是不正确的。当悉达多被俗世纠缠，内心种种负面情绪不断冒出头来的时候，是渴慕乐替他表达出

了内心的哀愁与厌倦，发出要求改变的声音。连渴慕乐这样一个在红尘中混迹的艳妓尚且对世俗有厌

倦的时候，一开始就怀有求道目标的悉达多又怎能再继续待在这样的环境中呢？接下来的梦便是这种

提醒声音的加强版。 
悉达多梦见渴慕乐饲养的稀有小鸟死去了。醒来后悲戚与恐惧便攫住了他。迫使他对目前为止的人

生经验做出反省。生死轮回导致的疲劳与厌恶的人生在他心中展开。在这种反省中，悉达多放下了自己

在城市中的一切，离开了那种浑噩的生活。然而到此为止，他仍陷于内心的混乱中，烦恼、痛苦、死亡

在他的内心中翻搅着。他走到了一个似是没有出路的尽头。渴慕乐对他的离开并未感到意外，她将笼中

并未真正死去的鸟放走。 
悉达多由阿尼玛引临，深入了无意识中。他被困在了无意识的海洋中。他必须突围出去，自身的人

格才能得到保全。到此为止，他并没有整合好个体意识与无意识，但他已经正视且拥抱了集体无意识中

的混乱。唯一的问题是该怎么突围出去。智者的出现，为他提供了出路。 
“他一直深陷生死海中；他已将各方面的憎恶和死亡吸上自身，就像会吸水的海绵一样，已经到了

满盈的时候。他已被烦恼充满，被痛苦充溢，被死亡充塞了……他热切地希望遗忘，希望安息，希望死

亡。”(赫尔曼·黑塞，2016) 
深入无意识必定会招来各种原型以及阴影。这些原型与阴影在荣格深入无意识时就曾给他带去过极

大的痛苦。这时的悉达多因为直面无意识，心中的冲突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他准备以投河的方式结

束一切。然而一种神秘体验帮助他超越了这种冲突，使他放弃了寻死的念头，并获得了安慰与解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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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内心深处冒出了一个声音，只有一个字：“唵”，他跟随这个声音，进而觉知了那代表一切万有的梵。

荣格认为神秘体验是中心从自我(意识的中心)转移到自性(意识和无意识的中心)的结果。在这一刹那，悉

达多与他的自性相契合。这种了悟的突然出现并不唐突，小说里把它与象征自性的河流联系在一起。 
小说中有一条至关重要的长河。它象征着自性。这条河是悉达多在二十多年前被摆渡人婆薮天所渡

过的河，是他打算自尽的河，也是他将要留守其旁一生的河。悉达多的了悟以及对自性的不断深入都是

通过聆听这条长河达到的。每一次这条河流以及与之相关人物的出现都会进一步引导他与自性合一。而

这条河也是婆薮天指引给悉达多的出路。荣格认为自性不仅是心灵的整体，也是心灵中的一个原型内容。

作为一个原型，它必然通过象征的形式(而非其他)表现出来。“这样的象征为原我(即自性)的表现，以及

作为强大的引子从而实现个体化(即自性化)过程的目标提供了经验指标。尽管这些象征可能代表整体，但

它们最常具有中心的特质并将一种难以言说和不可侵犯之核心的深层满足感传递给人格。”(雷诺斯·K.
帕帕多普洛斯，2019) 

小说中的这条长河，既象征心灵整体——自性，也象征着自性原型。它的出现帮助悉达多整合了个

人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使得他与自性合一，并让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喜乐在他的心中升起”(赫尔曼·黑

塞，2016)。这种整合的产生是自性本身临在的产物，也是悉达多经历的一切所产生的质变的结果： 
“假如没有发生这种情形，假如没有那种完全绝望的时刻，假如没有俯身那条河流上面、准备自杀

的紧张关头，他如今也许还跟着渴慕斯华美在一起厮混，也许还在拼命谋财，大把花钱，弄得脑满肠肥

而心虚灵弱哩，他也许还要在那种装饰美丽而又柔软舒适的地狱里住上一段很长的时间哩。”(赫尔曼·黑

塞，2016) 
然而这并非是悉达多自性化的终点，按照荣格的观点，自性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他的心灵中还

有一些事物需要整合。这也是为什么婆薮天的出现是必要的。 
曾经荣格本人在深入无意识时，遇见了他的智慧老人原型意象——斐乐蒙。斐乐蒙给荣格带去了指

引与洞见，帮助他从集体无意识中突围了出来。在这本小说中，婆薮天对于悉达多来说也具有这种智慧

老人的意义。 
悉达多在体验过自性之爱后，决定留在河边，他找到其实一直在等待他的婆薮天，成为了和他一样

的摆渡人。婆薮天给悉达多最重要的指引是聆听河流——自性的声音。他本身以作为一个聆听者以及提

醒者的方式，赋予悉达多深刻的洞见。陪伴他度过他在自性化道路上的最后一场考验。 
悉达多再次遇见渴慕乐。她带着自己的儿子——那是与悉达多最后一次交合后生下的，正要去瞻仰

即将涅槃的佛陀。然而在赶路的途中却被毒蛇咬伤，正好遇见了悉达多与婆薮天。最后渴慕乐因为毒性

发作死去了，悉达多陪在她身旁见证了她的离世。不过悉达多为他有了儿子高兴。然而他最后的考验就

是儿子的忤逆。他的儿子实在瞧不起他，离开他跑进了城中。悉达多为此心内难过不已。这一创伤炖锅

式地煎熬着他。此时婆薮天的作用便显现出来。他如同那条河流一般静静地，不带任何评判地聆听悉达

多的倾诉，甚至“吸收着他的供述，就像一棵树吸收着雨露一样”。悉达多“觉得这个如如不动的人就

是这条河本身，就是上帝的本身，就是永恒的自体。”(赫尔曼·黑塞，2016)婆薮天此时不仅仅是智慧老

人了，他还成为了自性的象征，变得如那条河流一样。他向悉达多示范了自性圆满的人的心灵是可以怎

样统合人心各种矛盾冲突的。最后婆薮天再次提醒悉达多聆听河流——自性的声音，悉达多再次听到了

“唵”——圆满。悉达多在这一次化解了内心所有的矛盾冲突以及欲望，成为了一个与佛陀和婆薮天一

样始终能够体认圆满自性的人。在这里，悉达多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自性化。 
智慧老人原型意象在整本小说中以佛陀、婆薮天两个人物表现。他们对悉达多的自性化道路提供了

启示与转变必须的洞察力。悉达多得到他们的帮助，整合了自己的心灵，整合了意识与无意识，也整合

了个体与外在现实，最终实现了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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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以荣格的自性化与原型理论为视角，分析了黑塞《流浪者之歌》的主角悉达多在追求悟道的人

生旅途中所呈现的心灵发展过程。其心灵发展的一系列阶段由荣格的自性化理论可以做出贴切的解读。

悉达多通过拥抱自己的个人阴影，整合了个人无意识。接着他继续深入人格中更混乱的集体无意识层次，

内在与外在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但是智慧老人意象式的人物总是给他带去指引。在这种指引下悉达多不

断认识自我，进而认识生而为人代表的一切。正如张爱玲所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悉达多懂得

了自我，懂得了人类，进而懂得了整个世间万物。他化解了危机，美好与丑陋都被他的心所包容。他与

自性合一，实现了彻底的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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